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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锐

扁担一丢，我气呼呼地躺在了田

基边上的芦芒里，看着分别担着大小

桶的姐姐和弟弟，顶着没遮没拦的大

太阳，呼哧呼哧地从远处的水库塘里

挑 上 水 ，然 后 淋 到 我 脚 下 的 这 丘 田

里，我就火大。

这火一样的天气，身边的芦芒好

像随时会自燃一样，闷得我又痛又痒

浑身燥热。继父做得出，出门之前居

然安排我们三姊妹挑水淋禾。人都快

干死了，他就只晓得他的那几蔸禾。

上边塘里的水早就放干了，塘泥

开出了纵横交错的一道道豁口，我去

池塘用瓢舀最后一瓢水淋辣椒苗时，

踩上去像刀片一样，刮得脚板生疼。

下边水库塘，地势稍低，偌大的

塘中央，还有一小片水面，泛着煞白

的 光 。早 晚 有 蜻 蜓 和 飞 蚁 从 上 面 飞

过。

那些年的夏天，都是干的。老天

爷 十 天 半 月 不 下 雨 很 常 见 ，很 多 时

候，一个月也没见它滴一滴雨，甚至

暑假两个字都是在太阳底下暴晒。

又有好多天没下雨了，辣椒树叶

子都卷曲了，吊在上面的辣椒一个个

都晒蔫了，干皱皱的，有的掉下来直

接归了尘土。妈妈在辣椒苗的下面垫

上稻草，说是可以保持水分不蒸发，

其实，哪来的水分啊，稻草下面的菜

土都是干的。喝水洗衣服都得到远处

的水库塘里挑，塘边有几个人工挖出

来的洞，我们俗称“井”，用来沉淀塘

水，清早去井里挑来的水最清澈，可

以用来煮饭和烧开水，其余时间都很

浑浊，只能喂猪和洗澡。

村里是靠雨吃饭的，没有雨的干

夏像干柴，太阳一点就燃，特别气盛，

衍生出许多打架斗殴的角色。

我还在芦芒里做梦，就被继父叼

了出来，先是几记耳光，然后就拳打

脚踢外加他随手拔出的一根荆棘棒。

继父身形矮小，但从小习武，脾气暴

躁，下手从来都是稳准狠，而且持续

时 间 长 ，使 出 来 的 不 是 绝 招 就 是 套

餐。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打得我们记

事，不痛，不痛得狠，我们就会还有下

回。我其实在继父那几记耳光下就已

经眼冒金星了，那暴风雨一般的拳打

脚踢，不是不痛，而是我根本来不及

反应。等我反应过来，随即操起了身

边的扁担，对着继父狠劲砍了过去。

继父正当身手敏捷的年纪，随便就躲

了过去。我和继父，本来就水火不相

容 ，平 日 里 就 像 竖 起 鸡 毛 的 两 只 斗

鸡，随时都有跳起来互啄的可能，在

这干夏，火气尤其大。继父是个顺毛

驴，凡事都得顺着他的意来，偏偏我

又是个唱反调的，假如今天，我跟姐

姐和弟弟一样老老实实挑水淋禾，啥

事没有。但事实就是我没挑水，而且

还在芦芒里枕着手臂挑衅他的权威。

打架，我当然不是继父的对手，而且

我砍过去的扁担也没有对着他的要

害，我是脸上眼里的气势足，火焰高，

但手上还是不忍，心里也有些害怕。

继 父 不 一 样 ，他 就 是 要 把 我 往 死 里

打，他一把抓过我的扁担，就准备来

抓我的手。每次如果手被抓住了，我

基本就完蛋了。没办法我松开扁担撒

腿就跑，继父从来都不知道要适可而

止 ，我 跑 他 就 追 ，追 过 山 头 、追 过 田

垄、追过坳背，直到追得他追不动为

止。

回到家的继父，对着桌椅板凳和

姐姐弟弟又是一顿打，直到桌椅板凳

缺胳膊少腿，姐姐弟弟哭成一团。

我在田间露宿一晚，踏着晨露，

带着被蚊子咬得满脸满身的砣和红

肿 的 眼 睛 回 家 。继 父 远 远 望 了 我 一

眼，恨恨地朝地上“呸”出一口痰，背

着锄头出了门。

我一直认为继父打我是全力以

赴的，直到那次，我因偷挑“三次郎”

（因打架下手狠不怕死而得名拼命三

郎，后又因黄段子改名三次郎）家的

“井水”，被“三次郎”拎起来像甩抹布

一样地甩出几丈远，脸上被一路干得

开裂的泥巴擦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继父闻讯赶来，一个扫堂腿让“三次

郎”摔了个狗啃泥，再一反扣手死死

扣住了“三次郎”的右手，然后一罩拳

砸向“三次郎”的眼睛！

很多年过去了，我脑海中还是个

头矮小的继父为我狠砸牛高马大的

“三次郎”，犹如霍元甲大战俄国大力

士的光辉威猛形象。

此后的夏天，万物润泽。

王琼华

北湖，韩愈的北湖。

韩愈或许自己闹不明白，匆匆一辈子，竟

然 六 过 郴 州 。最 大 收 获 ，他 与 当 地 百 泉 之 湖

——北湖结了缘。

水中央也因他多了一座叉鱼亭。

那是时任郴州刺史的李伯康特意跟韩愈

盖的。他得知，韩愈及张署又要途经郴州，即匆

匆找来几名工匠，比划一番，在北湖湖心岛上

盖一座能饮酒、品茶、作诗诵词的亭子。

一个原则：不俗！

还有点郴州味道。

韩愈与张署抵郴这日，李伯康即在亭中设

宴接风。韩愈一进亭子，惊喜地：林中小城竟有

这般情趣的地方！

李伯康即答：不就是想留你多住几天？

也就说了一个由来。

韩愈赶紧行礼，连称惭愧。他看到亭内除

了酒菜，还有一把鱼叉靠在旁边，顿时兴奋。刚

才坐船前往湖心岛时，韩愈已经瞭望到了北湖

一派好景，夕阳光照在波光细细的湖面上，像

给水面铺上了一层闪闪发光的碎银，又像被揉

皱了的绿缎。接着发现，许多白点在水中闪烁，

那宛若夏夜晴空中点缀的繁星，原来是些鱼儿

在戏水。他一番赞叹，又让船在湖中划了几圈，

直到夜色降临，才登上湖心岛。这时，韩愈的手

痒了，提起酒壶吸了几大口，然后抓起鱼叉，叫

道：

看我叉鱼去！

李伯康一笑。当晚，他就是特意邀请韩愈

和张署参加北湖夏夜叉鱼活动。这也是独属郴

州的一项民间习俗。

韩愈手握鱼叉，从亭中钻出来时，当即被

眼前一幕突如其来的夜景惊呆了。

原来，湖面已经被火光照得通明透亮，如

白昼一样。在喧闹声中，渔民一边点灯划船，一

边高举鱼叉追鱼、叉鱼。月色下，叉鱼人手起叉

落，水花四溅。满湖的鱼儿都在跳跃。韩愈是北

方人，平生从未见过如此新奇的夜间水上劳

作，颇受刺激。

那一晚上，韩愈叉了几条鱼，史书上真没

记载。但他当晚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

即《叉鱼招张功曹》：

“叉鱼春岸阔，此兴在中宵。

大炬燃如昼，长船缚似桥。

深窥沙可数，静搒水无摇。

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

……”

这首诗犹如一篇情趣小品，韩愈着力描述

北湖鱼美如锦，叉鱼人手快如电，鱼在火光与

水波间游荡灵动，叉鱼人在鱼儿与水影间往来

捕捉，相映生辉，趣味十足。这叉鱼的夏夜，也

让他得到许多满足。看到叉鱼小船尽兴而归，

船影在夜色中远去，湖面又重归平静时，韩愈

不禁吁道：“脍成思我友，观乐忆吾僚。自可捐

忧累，何须强问鸮？”他期待与友人分享叉鱼之

乐的同时，也得到触悟。是啊，人间快乐千万

种，何必执意于仕途的得失呢？

小亭因此诗得名：叉鱼亭。

韩愈与李伯康私交怎么如此之深呢？

还得往前说两年。

贞元十九年，韩愈、张署一同被贬，结伴南

下赴任。其中韩愈从监察御史贬为广东连州阳

山县令。同为监察御史的张署（又称张功曹）则

贬为离阳山县不远的临武县令。途经郴州时，

两人与郴州刺史李伯康结识。韩愈与李伯康年

龄相差甚远，但李伯康对韩愈的文学造诣极其

欣赏，并不因对方是戴罪之人而怠慢。韩愈即

与他结为忘年至交。

之后，两人时见诗文唱和。

永贞元年，多事之秋。短短一年间，大唐换

了两位皇帝。韩愈、张署遇赦北归，湖南观察使

杨凭却故意阻挠，两人只得留滞郴州待命。结

果一待三个多月。有了李伯康热情款待，这六

七十天，或许是韩愈一生中最为清闲自在的时

光，与友人一道游山玩水、酬唱吟诗、叉鱼骑

马，也成就了韩愈与友人一段载入史册的文坛

佳话。这期间，他八九次游赏北湖，插柳植竹，

甚至戴青箬笠，披绿蓑衣，垂钓几个时辰，又与

张署在湖边小店连吃两碗鱼粉，得知鱼刚从北

湖捞上来的，即赞：鲜美之气漫延迂回，萦绕鼻

端。吃货！看到店主的小女儿正在习字，韩愈伸

头一探，当即惊讶。满纸皆是钟繇之韵，势巧形

密，胜于自运。听到大咖这般点赞，女孩双颊流

霞。在韩愈诵念声中，女孩将《叉鱼招张功曹》

抄录下来。看到女孩一手好字，韩愈欣然提笔

题跋。据说女孩约韩愈第二日再来吃粉，她要

亲手煮一锅鱼汤。韩愈也常与当地文人在湖边

雅集，留下不少花絮。赏玩之余，韩愈还写下十

几章赞美郴州的诗文。在北湖一侧的驿站，韩

愈更是完成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五原》。

用一句话来概括：在郴州，韩愈收获满满。

韩愈心里很感激李伯康。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他便写下一首《郴州祈雨》。

“乞雨女郎魂，炰羞洁且繁。

庙开鼯鼠叫，神降越巫言。

旱气期销荡，阴官想骏奔。

行看五马入，萧飒已随轩。”

诗歌前四句描写祈雨场景：端庄高贵的女

神像，丰富洁净的供奉品，庙立山间，蝙蝠环

绕，充满了神秘的气氛。而巫师突然鬼神附体，

喃喃不绝，又似半幻半真。后四句写诗人对神

灵感验的想象：雨神疾驰，旱气顿消，乌云翻

滚，大雨倾盆……看上去它是一场神圣的宗教

活动，其实是在展现充满神秘色彩的巫鬼文

化。众人祈雨，就是寻求大家共同战胜旱灾的

信念与凝聚力。

捧到这页诗文一读，李伯康颇感意外。

李伯康晓得，韩愈属于当朝尊儒复古的中

流砥柱，一员反佛排道的健将。可当见郴州发

生旱灾时，这人却与郴州官民一起向神灵求

雨。《郴州祈雨》算是韩愈一件“奇葩”之作，也

说明他是一个感情纯朴、心地善良的人。抑或

郴州百姓的深情厚意，让其得到不少温馨，又

溢于言表，所以背离自己坚持多年的原则，入

乡随俗，急民之所急，与郴人一起面对北湖祷

告。

韩愈也是借这诗祈愿好友这官做得风调

雨顺。

惺惺相惜呗。

民间有传说，祈雨的晚上，一个响雷忽地

落到北湖，接着倾盆大雨。韩愈顺着北湖湖堤

跑进雨中大呼：快哉？快哉！哪怕李伯康把伞递

来，也被他一手挡去。

离开郴州的那天清晨，韩愈特意来北湖边

逛了一圈，几口深呼吸后，才与北湖抱拳告揖。

韩愈离世后，郴人即在当年他作揖辞别的

湖边盖了一座韩文公祠。这也证明，韩愈当时

在郴州圈粉众多。眼前韩文公祠以及北楼皆是

修复所得。足见郴人一直没割舍对他的念想。

这日傍晚，我又一次走进韩文公祠。

四侧墙壁，被灯光照射得金黄，又将光芒

斜射，透过镂空的雕花形成天然剪影，红灯笼

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精致的嵌瓷纹饰屋脊，

典雅而又古朴，自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祠内有韩愈塑像。

即便是一座泥塑之像，韩愈这位文坛巨匠

的身上，也散发出那种与生俱来的仰不愧天、

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之气息。作为朝谒者的我，

这时又默诵起苏子曾为韩愈说过的一段话：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

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

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

帅……”

塑像上端悬有“百代文宗”匾额；“文起八

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一语也被先生挑定以

楹联的形式挂在两侧，让人肃然起敬。

背靠韩文公祠的是北楼。

这座低调的古时名楼，系唐代李晔所建。

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曾游北湖，留有《和杨

尚书（于陵）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吉甫）夏日登

北楼十韵之作》一诗为证。

渊源也很深。

张九龄、王昌龄、刘长卿、秦观、刘禹锡等

文学名角途经郴州时，一一登上临湖北楼。湖

上景观，楼中气息，地域风情，哪会不让他们有

感而发？

有佳句不请自来！

后来，文人们登上北楼，更多是在唏嘘之

中追忆韩愈。这其中包括李吉甫、周敦颐、罗隐

等高士。他们闲眺窗外，感慨万千，不仅让北楼

深深打上了韩愈的烙印，与韩文公祠、叉鱼亭

相得益彰，还竞相撰写“叉鱼诗”。

文章知己，隔世比邻。

缮写着白云卷舒水韵清奇的一页页日子，

也赋予了北湖印证古韵的风骨。

如今，北楼挂有三副楹联，皆是重新结缘

而得。“子到同吟仙井橘；公余趁赏北湖莲。”此

联妙用了两个郴州典故，即“橘井泉香”与“爱

莲说”。“千古澄清涵玉镜；一泓漂渺浸冰壶。”

“玉镜”“冰壶”为此联的联眼。古时皆将玉镜指

喻明月，冰壶，一盏盛冰的玉壶，含有洁白寓

意。“问月须知天上有；观澜却笑水中皆。”“观

澜”一词源于《孟子·尽心上》中的“观水有术，

必观其澜”，寓意尽心知命。可见，这北楼今日

仍有一股与韩愈神融气泰的意蕴。

听到我这般理解，说不定九霄云外的韩文

公也会打上一个响亮的喷嚏。

离开北楼，返至韩文公祠牌坊前的醒心亭

观泉。

这古亭小巧，不失雅致。

“醒心亭下水涵天，吏部风流三百年。”或

是先生那日灵光一闪，取其“醒心”两字作为新

筑之亭的名称，也让亭边四季不断的泉水多了

些灵气。这句子本来就是晚唐罗隐写给韩愈

的。罗隐也算有个性，十举进士不第，索性改名

称“隐”。那年，他应郴籍名相刘瞻之子刘赞之

邀，来到郴州，第一站即是探访北楼，便有了缅

怀韩愈的诗句。闲时翻书，我又发现“醒心”一

词也在韩愈《北湖·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

新题二十一咏》诗中出现过：“闻说游湖棹，寻

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诗来

得有点小背景。唐虢州刺史刘伯刍盖一新庄

园，园中小景皆以天下名胜命名，知韩愈喜爱

郴州北湖，便将小池塘取名“北湖”，并求诗于

韩愈。韩愈该是被藏于记忆深处的北湖触动神

经，诗性大发，当即写北湖一诗奉和。

友人称，文公这首诗写得有点“小资”。

或许，韩愈把他最性情、最率真的诗意全

给了北湖。正是他心醉水中月影，口诵丽辞雅

句，才凝成了这一湖波光月色。北湖风物胜西

湖，良夜游观景更殊，此般胜境既是天之馈赠，

也拜韩愈赋予，所以自古有了“郴之胜在北湖，

湖之重在韩公”一说。

北湖早已成了城市中央的湖岛花园。而今

夜北湖水月，它又添了几多风情。绚丽的水幕

光影秀迸射点点的星光，照应着言笑晏晏的游

人。星空之下，小提琴旋律响起，浪漫的时光蓦

然而至。水洲之上，优雅的古典舞表演，叫人流

连忘返。这时，湖面深处悠然飘出几艘游廊画

舫，伴有阵阵昆曲。傍湖的书香青葱屋，一场读

书分享会正在进行。在叉鱼亭，在韩文公祠，在

北楼，人们驻足品赏诗文与楹联，这一刻的北

湖之水韵味万千……

如是看到这人间新景象，韩愈又会有何感

想呢？

刚游过叉鱼亭和韩文公祠，再看这满湖夜

景，北京来的一位主编则在跟我感叹：“明白

了，郴州人身上那股文气怎么来的？！”

他找到了答案：

韩愈的北湖，郴州的文脉！

欧阳霞林

薄薄暮色 ，淡淡晚霞 。山河壮阔 ，情怀少

年。

总想泛一叶孤舟，携四季作伴，披乾坤颜

色，穷天地之涯，访八荒之边；鼓万里长风为

序，唱一曲江山不老；身如轻燕过浩渺江湖，心

卧莲花忘前尘往事……然后登上一座种满阳

光烟雨的小岛，抚平一生块垒沧桑。

那座小岛，是不是立于水府庙水库万顷清

波中的溪栖小岛？我穿越唐宋，站在水府庙溪

口码头。环岸四顾，没有找到唐李宋苏弃乘的

木舟。

“上船喽——”文友们一声呼唤，我如梦方

醒，始记今日是与《土著民》众文朋诗友共邀风

月，相约同游。

甩净两袖尘与土，便登游船向彼岸。上得

甲板后，工作人员解了缆绳，开动游船。瞬间船

分清波翻诗韵，水起白浪迎雅客。站立船旁，顿

感轻风送爽，蓦觉岁还韶华。但见波接远岸，更

看云徊暮天。远处飞鸟归林，楼隐青山……

“天上瑶池，人间水府。”对于双峰水府庙，

我有着每看日新的痴迷。这个集防洪、灌溉、发

电、供水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不仅能造福下游韶山、湘乡等地的广大百姓，

其开阔灵动的秀美景色更不输西湖。那随时令

变换的山光水色，定不会辜负每一个乘兴前来

造访的游人，使你随时都能享受到层次不同而

又幻化无穷的韵味。

当你感觉世界狭窄时，水府庙的博大与柔

和一定能包容你、融化你。我曾独自从娄底租

船沿涟水一路阅山读水而下抵达水府庙，也曾

或坐朋友冲锋舟、或乘游船划开水府庙的清

波，不知疲倦地一遍遍阅读它山水互唱、诗画

相融的传奇。伫立船头，看潮涌珠玉，让意逐浪

高。任心随水阔，胸张寥廓。遽来翼展昊天，马

踏流云，帆济沧海之兴……

正神驰意往之际，船已近岸。登上溪栖岛，

轻步慢移，穿芳草小径。众友人或聚于帐篷举

杯畅饮，或拿起话筒欢快地嗨起了歌。溪栖岛

的迷蒙夜色里，顿时弥漫开了无尽的欢乐。吃

完烧烤，我一个人走到岛边的围栏旁斜倚着，

静静地观赏着水府庙的夜色。此时，一轮皓月

高悬，那银色的清辉洒遍近水远山，似为山河

披上了一件珠摇玉华的霓裳。

一阵风过一阵凉，借尽清风消夏长 。微风

轻 拂 下 的 水 府 庙 ，一 浪 挽 着 一 浪 地 起 伏 绵

延 。不 时 有 鱼 儿 跃 水 而 出 ，在 月 色 下 银 光 一

闪 ，又“ 叭 ”地 一 声 掉 入 了 水 中 。波 浪 拍 打 波

浪 的 声 音 ，有 时 清 脆 如 童 歌 ，有 时 沉 闷 如 推

磨 。如 绸 摆 动 的 水 面 上 ，那 粼 粼 的 波 光 不 断

地 涌 动 着 、闪 烁 着 ，瞬 间 带 动 了 我 欲 起 舞 弄

清影的节奏。

然而我没有起舞。我必须细细地感受水府

庙今夜的赐予。这是我与水府庙的第一夜相

遇。今夜，水府庙是我柔情万种的新娘。

纳龙山之灵秀，辅湘水之雄风的水府庙，

以一方之人文，领尽天下之风骚。

我怕一生的时间不够长，仅容得下水府庙

给我的一尺清素。我怕一生的空间不够大，仅

容得下水府庙予我的一片清静。我怕一生的积

累不够多，参悟不了水府庙授我的一句箴言。

这一尺清素，写着的是湖湘子弟的报国热

情与血性，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道。这

一片清静，安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的“养精蓄锐”的静心，“待时而动”的雄心。

这一句箴言，传授的是“八本家训”的谆谆诲

语，是持中守正的告诫，是指点江山的激扬。

春赏水府 ，山水叠翠 ；夏赏水府 ，风物长

宜；秋赏水府，敛张自然；冬赏水府，蓄蕴深厚；

日赏水府，万物自得；夜赏水府，吟咏悠长。水

府庙之大美，非一笔一画能绘其韵。山水之得，

岂起于一兴而终于一纸？

情之所至 ，天涯花草 ，悉我知音 ；处处色

彩，皆为丹青；心拔琴弦，则天籁鼓音；不囿于

俗，可恣意纵横！岂独范公之岳阳楼、苏公之西

湖能尽抒千古之情乎？

君心有多宽，水府庙就会有多美。君拨五

弦，水府庙会回响七韵。就如现在，就如今夜的

水府庙，只待君来，一起在溪栖岛激情燃烧。

湖南日报社、郴州市文联、郴州市作协、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韩愈的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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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水府庙

文宗北楼。 廖学群 摄

秀美的北湖风光。 欧飞翔 摄


